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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 2002 年吧， 我突然收到好几份
《打工诗人》报，那是印制非常简朴的报纸，
黑白的， 版面小， 甚至很难谈得上排版艺
术，但我还是认真读了其中的一些作品，得
到的印象符合我对这样一张诗报的阅读期
待：少数作品耐人寻味；大多数则失之于简
单直白。 由于太忙，我没有顾得上跟他们联
系。 因此，我失去了进一步了解这一中国最
大多数诗歌写作群体的状况的机会， 直到
最近才比较多地阅读他们的文本， 了解他
们的创作实绩。

打工诗歌，首先是工人诗歌。 那么，当初
被命名时， 为何不沿用后面这个大家耳熟能
详的称呼？ 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工人诗歌曾经一度非常热门，甚至
占有了当代文学史的大量篇幅。 其实，现在
看来，以往的工人诗歌叫做工业诗歌更合适
一些。

二是打工诗人的生存状态和身份意识与
以往不同。 工人诗歌的诗人一般是在本地的
国有或集体工厂上班，基本没有远离亲人、背
井离乡的痛感以及流徙生涯所带来的虚无

感。 现在的打工者，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本人
在本地上班的，一种是所谓的农民工。打工诗
人主要来自后一类群体。

打工诗歌诞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风起云
涌的个人化写作潮流，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
的封闭和单一，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外面新的
思想，他们的写作视野相对狭隘，写作抱负
也相对狭小，所描述的多是个人的遭遇和感
受，擅长于或者说习惯于宣泄个人一时的情
绪，有时有些思考，也是零碎的，他们的美学
倾向或许可以套用一个老旧的说法：“苦闷
的象征”。

如果说， 他们的写作是一种个人内心
倾诉的话 ，那么 ，还有一种打工诗歌 ，则是
审判性的。 他们审判别人（主要是唯利是图
的老板），也审判自己（如责备自己无能、随
波逐流、不能尽孝等）。 后一类正在成为打
工诗歌的生力军。 他们为农民工兄弟代言
的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 对诸多问题的反
思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现象视域， 而是具有
哲学的品格。

其次， 他们对现代主义诗歌的修辞策
略的应用也达到了娴熟的程度， 各种陌生
化技巧活灵活现， 文本内的美学张力明显
增强。 真正让读者感到，这是一群富有才情
的人在摇笔呐喊。 以前，他们可能更多地依
赖于抒情和叙事， 但现在他们借用了戏剧
化、电影化的许多策略，议论的时候也是虎
虎有生气。

一大批生活底子厚实、勤勉刻苦的诗人，
正在促使中国当代工人文化的建设别开生
面、高歌迈进。

时代裂变下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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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南方的一个大型企业工作， 从事
过三年多的劳资管理， 对工厂还是颇有感情
的。 进入到一个陌生地方，面对的是孤立无援
的考验， 因此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脆弱
和敏感，情感落差催化了自哀的漫延，孤独的
黯然遇风就长。 这种特质，构成了打工诗人作
品的题材基本特征。 这种特征的题材，最先释
放出的是“打工”者的呻吟，从第一行诗句落
地，就充当了“打工诗人”诗歌的奠基石。

可以这样言之，“打工诗人”的诞生，实质
是时代裂变的呻吟递延。 对他们而言，我们
的倾听是最好的尊重和抚慰。

打工者有着数亿人规模的庞大基数，打
工诗人的声音随之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不断地
放大 。 开始 ， 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声音载
体———没有“出生证”的报纸和刊物，在这个
载体上，消弭漂泊的疲倦和暂停灵魂的困顿，
发酵乡愁和怀亲；后来，热心的媒体和专家推
高了打工诗人，打工诗人实际成为当下的文
化品种，贴上了统一的特有的标签。 遗憾的
是,就诗歌本身而言，呈现了模式化的创作趋
向，以此迎合“打工”这个不可动摇的主题，湮
没了自由的个性和抒发的灵性。

打工诗人一旦成为标签，等于给打工诗人
下了一道定制式的命题。 虽然命题是隐形的，
虽然作品出现的意象不再囿于故乡、 乡村、村
庄、故土、家园，但句子当中，仍发现有天生的
自甘卑微和沉浸于抱怨的疤痕，有的作品为了
体现打工，牵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手不放，
从而形成了打工诗人创作的瓶颈，本该迅速打
开的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天地被束之高阁。

通读了打工诗人几年来的作品， 值得欣
喜的是，已日显成熟和胸有成竹，并看到他们
在表现形式上作多种探索的努力。 但我更期
待尽快地打破“打工”的命题视野，以进入一个
全新的“打工”非命题视角，抛弃“打工”的桎
梏。毕竟，我们的生活是多样性的，“打工”也是
多样性的，且此“打工”早已非彼时的“打工”。

舍去“打工”的概念影子，是“打工诗人”
的涅槃之路；就可以骄傲地站在诗的大地上，
寻找诗的广阔之美和驰骋的轩畅。

直面，精神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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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为打工诗歌仅仅属于对自己形而
下生存状态的描述， 属于对自己沦落为社会
底层的不公正人生的呐喊，那是十分皮相的。
当然， 他们的诗歌大都是从自己生存状态出
发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笔下，真实地再现
了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中国由农村进入城
市的打工者的生存状态。 仅此一点，我以为，
就有为历史作证的价值。

当一部分所谓的诗人还自觉不自觉地以某
些观念的东西出发来营造自己也不相信的诗歌
的天空的时候，我们的打工者兄弟，勇敢地承担
起了为自己立言的责任， 在挣脱生活桎梏的同
时，争取着精神的自由。 不少人都认为，诗歌最
好的状态就是自由的状态。 这些诗人， 他们写
作， 没有什么框框做囚牢， 他们听从心灵的召
唤，由此，他们才能达到起码的自由状态。

说到直面生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都知道，真实，是文学最起码的要求，但
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是难乎其难的。 对
这些打工诗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这
里姑且这样叫了），令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们

有直面生活的勇气，他们勇于把真实的人生、
被遮蔽的人生撕裂开给人看， 尽管心里流血
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当下“睁了眼”的一群，在
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诗作，有一种重新启蒙的
作用。 在这个物欲横流、价值偏移的时代，我
们太需要启蒙了。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 100 多年的历程，时
至今日， 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惑和纠缠着，
那就是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 我认为，打工
诗歌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从
《诗经》开始，中国诗歌就有“饥者歌其食，劳
者歌其事”的传统，没有汉乐府，没有唐新乐
府，没有表现劳动者、底层歌哭的中国诗歌，
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如果没有对底层生
活的深刻揭示，伟大的杜甫还能称得上伟大
吗？ 不管对诗歌功能和作用的理解有多少
种，能够为底层立言，为历史作证的诗歌，总
是会得到读者的认同和尊重的。

兰海燕

文学最起码的要求
生活最需要的勇气 第 17 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新近落幕，虽

然感觉上在国内没有什么歌手啊、声音啊什
么的音乐拼斗热闹，不过回味起来，并不关心
冠军归属的俺还是很有一些自豪。

先看比赛，每 5 年才角逐一次不说，人家
还宁缺毋滥以至于若干届冠军空缺，而那些
曾经的冠军得主， 比如波利尼 （M. Pollini，
1960 年）、阿格丽希（M. Argerich，1965 年）以
及齐默尔曼（K. Zimerman，1975 年）等，后来
都成为风骚经年的泰斗级人物，连仅获第二
名的阿什肯纳齐 （V. Ashkenazy，1955 年）也
可以独霸江湖，可见该赛事的名望。

如此等级的比赛咱们也获得过金奖 ，
能不骄傲吗？ 幻想着咱的奖杯得主可以雄
霸天下一回， 没想到却兀自在中土与扭腰
晃脑的人争起高下来， 一时间把持不住也
会郁闷。

还是人家专业人士有学问，这不，咱的
冠军成了本次大赛的评委。 不知道美国佬是
不是以扎克伯格为荣， 一想到中国人是评
委，在下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评委的水平自
然是高， 其代表的中土水平当然就不低，那
么作为国人， 咱的水平也明摆着水涨船高
了。 尽管作为音乐的外行，并且和评委没有
一点关系，但抑制不住的风光之情还是在心
中激荡不已。

自豪过了，一觉起来，稍微清醒点后又不
免有些神伤。 自己水平未见提高就不说了，
看看那些火热的音乐业务，诸如好声音、歌手
之类，固然在导师面前声音卓绝的学员会表
达对音乐的终极热爱，但也有诚实者在不方
便说爱钱的舞台上坦言音乐改变生活———不
是我们的生活，而是歌者自己的生活。 这个
可能更真实吧，当艺术成为谋生的工具，相信
媒体和商业化的音乐公司、人，主要的目的便

是如此了。
也许老师们也是如此， 这应该不是丢面

子的事。 不管是旧时代吃宫廷饭的莫扎特还
是被贵族包养的柴可夫斯基、肖邦等，金钱都
不是坏事。 没钱饿肚子既不是艺术自身的充
分条件，也非艺术家个人所愿，可有钱了就会
像国力一样强了？ 艺术生活昂贵了是没问题
的，但艺术这个东西要说也钱涨船高怕不容
易得到共识。

比之昔时问个不休的崔健和魔岩三杰，
自称占据半壁江山的大师在钱上确实所言不
虚，只是要让摇滚痴迷者如黄秋生那般的家
伙像旧时传说中那样，在窦唯那群人忘我迷
醉的现场激动到无方向疯跑，可能吗？ 这还
真是不好乱猜。

不去追究背后的学问也罢， 考虑到当下
学校和网络音乐教化无处不在，追捧音乐的
后生有增无减。 人众不好非议，再者，按谭盾
的说法，媒体音乐盛会无法评价，因为和音乐
关系不大，完全是娱乐节目。

看到歌手们信誓旦旦献身音乐， 这个说
法让人难以接受。 就像专家、职业人士汇聚
的青歌赛，近来人们的确是记不得那些冠亚
军归属了，但早年钱还没有多的时候，也扒拉
出过风靡大江南北的好手。

是钱，是商业利益磨蚀了音乐的魅力？仔
细想想，把什么问题都归罪到赚钱者的身上
未必合适，人家迈克尔·杰克逊坐拥那么多钱
也没影响心灵对音乐的理解。

在这些无厘头的问题搅扰的头晕之时，
看到新闻说，令俺骄傲的李云迪大师在韩国
演奏肖邦时失手了，失误之重大以至于有观
众强烈要求退票。 叹息之余，国人纷纷找寻
原因，有知情者布道说，这个曾誓言捍卫古
典音乐的大师可能走神了，偶有想不起当初
誓言的时候， 这种时候好像还更忙的样子，
不仅积极踊跃于“娱乐节目”，而且为了去凑
奢华婚礼的热闹，还向肖邦大赛组织当局请
假……

音乐演绎的担当者需要安静下来阐释对
作品的理解，无论是娱乐舞台上的歌者还是
钢琴键盘上的“手指”，当最顶尖的好手都不
能沉寂下来品味作品，而是将自己的技艺、声
望当作获利标牌的时候，我们又何必纠缠那
些江湖上的歌者对音乐的理解呢？

技巧、技术现在俨然成了谋生的手段，那
些真正艺术家一样的工人技师都被称为“工
匠”， 摇头晃脑的艺术家沦为匠人当然就难
免，问题是，其中的原因是基于个体，还是因
为大的文化环境呢？

在音乐这个最纯粹的艺术载体也变身工
具的情形下，俺的骄傲有些莫名了，怪不得评
论家总是说，如果您什么都不是，就自豪地说
自己是艺术家，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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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成为
谋生的工具

编者按：
他们，是专业写诗的人，写诗、评诗、研

究诗，是他们的日常工作。
他们，是边打工边写诗的人，休息的间

隙里，说说打工的事，叙叙思乡的情，写诗
是他们生活里的精神慰藉。

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本没有交集。然而
因为诗，他们和他们在诗歌的殿堂里相遇。
他们眼中的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眼中的
他们的诗，是什么样的诗？

本期，特邀 3 位专业诗人来说一说，他
们对打工诗歌的理解。

找寻“尘世的幸福”
“这城不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 ”

700多年前，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这样讲述泰州。
“饭后听评话，入夜赏闲戏”，一种浸润着

文化气息的慢生活，已融入泰州人的血液，成
为一种城市气质。今天，泰州市旅游局工作人
员丁杰这样介绍。

闲适、精致、文化。 深秋时节，笔者走进泰
州，在一条河的游览中，在三座园的品读间，感
悟着那份意韵，以及由此生发的“尘世的幸福”。

有着 2100 多年历史的泰州，人文荟萃、
名贤辈出。 依城而建的古城河，又成为泰州
水文化的一个标志。 这条河是泰州古海陵时
的护城河。 2002 年重修时，因古城泰州的布
局从高空俯瞰像一只展翅腾飞的凤凰，而河
又依城蜿蜒，故美其名曰凤城河。这条 6.7 公
里的千年古城河，串起近年间修建扩建的桃
园、梅园、柳园，形成完美的文化景观链。 桃
园、梅园、柳园也构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戏
曲文化“三家村”。

入夜时分， 笔者在凤城河踩菱榭码头登
船，在桨声灯影中感受灵动之美。 船行不久，
右前方歌乐之声踏浪而来， 游船讲解员肖潇
说，这里就是桃园了。

细观处，临岸一艘石舫之上，正在上演着
传奇《桃花扇》选段，明朝复社四公子领袖侯
方域，初遇媚香楼一代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
钟情，互诉衷肠……

修建桃园，是为了纪念一个人，此人是明末
清初的戏曲家孔尚任，当地学者认为，孔尚任是
在这里创作《桃花扇》的。

身为孔子第 64 代孙，孔尚任一生仕途坎
坷。在奉康熙命来淮南一带治水时，又被地方
官赶出衙署， 只能带着一家老小僦居泰州一
座庵堂。期间，他“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创作《桃花扇》，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为“中国
戏曲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

“命薄忽遭文章憎，缄言金人受谤诽。 ”孔
尚任终因《桃花扇》罢官返乡，卒于曲阜葬于孔
林。 如今，远在泰州的桃园已遍植桃树，仲春时
节，各色桃花娇艳绽放，花瓣彩蝶翻舞，与《桃花
扇》的旋律一起迷醉游人、慰藉古人。 而闲暇时
分，安坐流香亭品茶听曲，又是何等惬意！

船过迎春桥，京腔京韵的《贵妃醉酒》唱段
从水榭之上飘然而至，梅园，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梅兰芳的祖居，在朦胧中得以展现。

梅兰芳祖籍泰州，与程砚秋、尚小云、荀
慧生合为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也是把中国
戏曲传播到海外并获国际盛誉的首位戏曲表
演艺术家。 在沦陷期间，他蓄须明志，多次拒
绝日伪的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1956
年梅兰芳曾专程返回泰州进行了历时 ８ 天的
祭祖演出，引发“万人空巷看梅郎”，也使大量
的泰州人了解了京剧，兴起了梅兰芳热，京腔
梅韵成为泰州人耳熟能详的曲调。 1984 年泰
州修建了梅兰芳纪念亭， 之后兴建了梅兰芳
史料陈列馆，1996 年又在原地修建了梅兰芳

公园。 大门两侧，“亮节辉千古，青衣第一家”
的楹联韵节分明， 高度概括了梅兰芳的艺术
和人生。

讲解员说，凤城河畔，还有明末清初评
话宗师柳敬亭的旧居———柳园。 柳敬亭本姓
曹， 少时栖息于柳树下自感如柳絮漂泊无
依，故改姓柳。 这位平民出身的说书大师熟
悉各阶层的生活和各地方言、风俗，其评话
境界令闻者如临其境。 张岱在《柳敬亭说书》
中写道，“勃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
喊，汹汹崩屋。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
生前曾来泰州寻访柳氏遗迹，自称“我是寻
宗来了”。

桃、梅、柳，三园临水而居，构成泰州独有
的艺术气质，而孔尚任、梅兰芳、柳敬亭所代
表的戏曲精髓，如今也正在泰州传承着：

在迎春桥，桥拱的基座上雕刻的即为梅兰
芳的四大经典剧目剧照———《贵妃醉酒》、《霸王
别姬》、《洛神》、《宇宙锋》，其艺术神韵，已雕刻
在泰州人的心里。

在游览梅兰芳公园时，笔者现场看到，有
京剧票友正在演唱《贵妃醉酒》。 讲解员介绍，
每天，这里都会汇聚众多票友交流切磋，一展
歌喉，“现在泰州的京剧票友会数量之多已位
居全国第四位。 除了梅园，在文化宫、老年活
动中心、各个社区活动室，都能看到他们活跃
的身影”。

如今的泰州，每当丹桂飘香时，都会迎来
“满城歌舞” 的盛会———中国泰州梅兰芳艺术
节已在此连续举办十届。来自全国各专业院团
的经典剧目争奇斗艳， 群众戏曲轮番上演，通
过流光溢彩的艺术舞台，这里的市民、票友尽
情地欣赏着、参与着、快乐着。

与梅兰芳艺术节相呼应，一批文化设施也陆
续建成———泰州大剧院，这座泰州人自己的“金
色大厅”，6年来已推出数百场高雅演出，引来 50
多万次市民观赏。 泰州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也成为泰州人的文
化家园。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泰州的古乐表演。”
讲解员小肖手指左前方。 临水的一座亭台之
上，5 位演员正在吹笛抚琴，曲调悠扬。

小肖介绍， 他们演奏的音乐源自道教音
乐，而这一古色古香的演出场所，名为留芳茶
社。 平日里，这儿也是泰州人聚会的地方，弹
琴吟唱、品茗赋诗，怡然自得。

船到终点古关帝庙码头时，一块白色浮雕
映入眼帘，浮雕上刻有三位泰州的典型人物：扬
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明代
著名哲学家王艮。 王艮提出“以百姓日用之道
为本”的思想，倡导尊重人、重视人，这给传奇的
创作提供了新的内容。

桃园、梅园、柳园，虽历经岁月变迁，但一
路走过却依然能体味到大师们的声韵与气
节，依然能从票友的演唱中，找寻到一座城市
的文化底蕴。凤城河畔，古朴的历史遗存与高
大的当代建筑交相辉映， 在历史延绵与现代
文明的交织中， 这里的人们正享受着夜钓的
闲适、文化的昌盛。

我自幼酷爱地理，一年前，我曾就中国地
理中的一些有趣情况，写了一篇《中国地名趣
谈》；随后又觉意犹未尽，便补写了以下的地名
趣谈之二。

(一)县名与他省(自治区)之名或简称主体
重合。 例如陇县，却不在简称为陇的甘肃省，而
在外省之陕西；而陕县则不在陕西，却在外省之
河南；徽县亦不在安徽，而在远离安徽之甘肃；
青县不在简称为“青”之青海，而在河北省；新县
不在简称“新”的新疆，而在河南；宁县亦不在简
称“宁”的宁夏，而是在甘肃省。即使建县历史较
久的晋县(今晋州市)亦不在山西，而是在河北
省。 此种现象相互并无绝对的联系，大多应属
偶合，但不详察者亦可能产生望字而误判。 其
实可做这样的理解：某地偶去外省走亲串门，而
被异地款留而未归，遂为异地同化，但仍思故
地，而原名残留在焉(以上解说仅为谑趣而已)。

(二)只用于地名而无他用的“专用字”，
或虽同字却不同音的“地名字”。 如湖南郴州
的“郴”；广东番禺的“番”(音“潘”)；福建厦门
的“厦”(音“夏”)；安徽蚌埠的“蚌”(音“泵”）浙
江丽水的“丽”（音“厘”)等。 在这当中，完全不

同音者尚较易区分，而四声不同的“多音字”
很少为人所知与掌用。但在正式场合，如标准
的播音员则不能混淆。

(三)多数情况下使用行政区划的字在特
定地名中却一反俗常，而用了另外意思的字，
如湖南省的株洲而不是“株州”，内蒙古自治
区的满洲里而并非“满州里”，湖北省的新洲
而不是“新州”等。 此种情况的出现虽概率不
大，在我从事多年的编辑工作中，从来稿中总
会看到有误用误写的情况。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的认定没有
“势利眼”的味道。 也就是说，看具体的“硬
件”，而不论城市大小，甚至也不完全着眼于
在一般人心目中的知名度。有的省会城市、计
划单列市不是，而小小的县城却是。以安徽省
为例，省会合肥未进入中国历史名城之列，而
县级单位歙县、寿县、亳州都是堂堂正正的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再以贵州省为例，省会贵
阳不是，而黔东小城镇远却是。又以青海省为
例，省会西宁不是，而黄南小城同仁却是。 最
突出的是河北省， 省会石家庄不是， 而它的
“麾下”保定、承德、正定、邯郸都是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而它不惭不妒，欣然淡定。 既然
历史文化名城之阵列不以势利眼光加以取
舍， 而各以自身所有任人评骘， 起步自有先

后，发展渐达愿景，大小新旧互补，有何不好?
另，仅作粗略统计，在已定评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中，县级、地级的数量远超直辖市、省
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之总和。 其中单以县级
市而言，即与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的数量几乎持平。 可见“城不在大小，重在硬
件优势”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有了较为公
正的呈现， 也体现出今人对老祖宗的遗产与
历代人士保护措施的应有尊重。

(五)地名(县以上)与中国朝代名交叉，凡朝
代名必有多处地名首字重合。应该说是绝大多
数朝代名都未被冷落。 诸如“夏”，就有夏县(山
西)、夏邑(河南)、夏津(山东)等。“商”，有商丘、商
水、商城(均为河南)、商南(陕西)、商河（山东）、
商都（内蒙古)等。 “周”，有周口(河南)、周宁(福
建)、周至(陕西)等。 “秦”，有秦安(甘肃)、秦皇岛
(河北)等。 “汉”，有汉寿(湖南)、汉阴(陕西)、汉川
(湖北)等。 “晋”，有晋宁(云南)、晋江(福建)、晋州
(河北)、晋城(山西)等。 “唐”，有唐县、唐山(均为
河北)、唐河(河南)等。“元”，有元氏(河北)、元阳、
元谋(均为云南)等。 “明”，有明水(黑龙江)、明溪
(福建)等。 “清”，有清丰(河南)、清远(广东)、清原
(辽宁)、清河、清苑(均为河北)等。

遗憾的是，自古事美亦难全。有两个朝代
名至今无一个县以上地名首字与之重合者。
这两个朝代就是“隋”和“宋”。 如果说隋代历
时较短 ，而宋代 (北 、南两朝 )历时达 300 余
年，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具
有重大意义，况“宋”字并不生僻，还是我国的
较大姓氏， 何以县以上地名中竟无一处迎合
者？ 是偶然情况，还是有其他说词所致?是怪
事亦复有趣，耐人思酌。

中国地名趣谈(之二)
石 英

吼诗寄真情 李法明 画

知道的不全说，听到的不全信，这样生活会安宁很多。 赵春青 画

本报讯 11 月 6 日，“天朗气清” 第十二届
清新文化研讨会暨书画展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
动由中国清新书画院、北京发展与改革研究会
等单位主办，北京凡凡清新文化发展中心承办。

据悉， 本次书画展展示了书画名家和将

军部长精心绘制的艺术作品百余幅，有书法、
国画等作品， 风格清新。 活动现场举办了笔
会，书画家们满怀激情创作作品，并与书画爱
好者展开互动， 表达了对清新文化的向往和
追求。 （杨文）

清新文化研讨会暨书画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张锐）由民进黑龙江省委主

办的 “笔禅墨韵———张阁亮书画展”11 月 12
日在北京民进中央开明美术馆开幕。

本次书画展共展出 46幅作品，全部为国画
家张阁亮近年来精心创作， 其山水画作气度恢

弘、师出古法，同时又有当代诸多山水大家的笔
墨踪迹。尤其是画家以东北山川、林海雪原为主
题的画作雄奇凝重、大张大合、气势磅礴，将关
外黑土地的山水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给人以
生生不息的无穷遐想和奔腾直前的正能量。

“笔禅墨韵———张阁亮书画展”在京举行


